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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安全舆情分析报告

转基因专题周报

（2020年7月6日—2020年7月12日）

【本期重点关注】

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转基因食饲安全性评估毒理学研究和动物饲养研究的年度报告

问答|转基因育种与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有何差别？有没有本质区别？

大北农公司宣布“转基因大豆出口转内销了”！

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1种转基因菌株产生的食品酶的安全性评估

澳新食品标准局拟批准1项转基因玉米用于食品

新型除草剂麦草畏美国受挫，最大出口国中国为何继续生产？

一、本期热点事件摘要
1、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转基因食饲安全性评估毒理学研究和动物饲养研究的年度报告【中国农业转基因管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m6tp8-iAEa4XYAJtLhq7A

内容：

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20年5月13日发布转基因食饲安全性评估中的毒理学研究和动物饲养研究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描述了在欧洲食品安全局合约OC/EFSA/GMO/2018/02指导下，于2018年11月28日至2019年12月5日期间关于转基因食饲安全性评估中的毒理学研究和动物饲养研究总结，所有研究均由国家食品研究所完成。在报告期间，国家食品研究所根据法规（EC）No1829/2003，对5项转基因植物申请进行了2次28天新表达蛋白质研究和6次90天动物饲养研究，并提交了完整的实验研究结论。

2、问答|转基因育种与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有何差别？有没有本质区别？【中国农业转基因管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rM-0YoU3S0gHmO4fWMy_g

内容：

传统育种技术，最早是指人类对自然中具有优良性状的植株进行选择、种植等选育的行为，比如几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发现、选择并种植能够用作粮食的小麦，中国古人最早选择种植水稻，这些就是最原始的“选育”，但这种选育是原始的，自然进行。后来，随着遗传理论发展的育种技术的实践，逐步发展出品种培育技术，再到人工杂交和系统选育，即从父母本杂交重组的后代里面选出综合优点更多的个体，然后通过选育把它培养出来；再后来，人们又通过辐射手段来诱导作物基因发生变异（物理化学诱变、太空诱变），期望它的后代产生可遗传的优良性状，然后进一步筛选培育优良品种。

无论是杂交、诱变还是转基因，想得到我们预期的优良性状，都需要去改变作物的基因。杂交一次要“转入”成千上万个功能并不清楚的基因，会产生数量庞大到天文数字的基因组合；诱变则是通过物理、化学、辐射等特殊条件的诱导让作物基因发生不可预知的破坏和变化，既可能有我们需要的变化，也可能没有我们需要的变化，更可能有很多我们不需要的变化，转基因一次只“转入”一个或几个功能明确的基因。

3、大北农公司宣布“转基因大豆出口转内销了”！【红歌会】

链接：http://www.szhgh.com/Article/health/zjy/2020-07-09/240466.html

内容：

《科技日报》6月28日报道，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发布《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批准清单》，首次批准进口国内研发转基因大豆，其中包括北京大北农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转基因大豆——DBN-09004-6，这成为中国首次批准进口国内公司研发的转基因大豆产品。通俗地说就是“出口转内销”。批准从6月11日开始生效，有效期为5年。

　　北京大北农《公告》称，2019年2月，阿根廷生产及劳动部下发书面通知说，中国的转基因大豆DBN-09004-6获得阿根廷政府的种植许可。按照阿根廷的相关规定，只有获得中国进口许可之后，含该技术的大豆品种才可进行商业推广。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迅速颁发进口安全证书。北京大北农公司正式宣布耐除草剂大豆DBN-09004-6可以在阿根廷进行商业化种植了。

　　我这位耄耋老人诚心向大北农公司老板和专家商榷三个问题：

　　其一，大北农《公告》恰似精心编排的“转台双簧剧”。大北农向阿根廷申请种植转基因大豆，阿政府说只要您政府同意收购我就种，中国农部科教司立马回应只要阿国愿种我就发“安全证书”全部回收产品。可以说是心照不宣地完成这个资本链条的“弯弯绕”!大北农培育的转基因大豆顺利地走出国门再转内销!这让人起疑，是否有一个国内外联姻的转基因利益的资本链条。

　　其二，众所周知，孟山都公司因转基因捆绑草甘膦致癌上百起官司赔偿已超过百亿美元。中国有些转基因公司和专家与“转基因化”的洛克菲勒和转基因巨头孟山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转基因大豆是否产业化激烈争论近20年，说明转基因大豆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推行转基因大豆产业化，有悖国情民心。资本既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也是随时可能反噬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必须警惕转基因科学家兼资本家以科学名义绑架政府和政策，把社会当作转基因实验场，获取私人收益的同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和人民。

　　其三，大北农公司是设在中国土地上的种子企业，老板是中国公民，首先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中国是大豆的起源地、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史来享誉世界。新世纪以来沦落为全球转基因大豆主要进口国，国内大豆消费50%以上来自南美市场。大北农公司理应倾其全部资金和技术，全力培育高产优质蛋白质或高油的大豆品种。当然，大北农如有资金有技术能借南美土地种植中国人培育的非转基因大豆品种，这才真叫为民造福，为国增光!

　　奉劝大北农公司的老板和专家们，中华种业当自强!人间正道是苍桑。本末岂能倒置，数典不可忘祖?恭请三思而后行!

4、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1种转基因菌株产生的食品酶的安全性评估【中国农业转基因管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WSDdB-6IAsStL6iX4_S3Q

内容：

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20年5月20日发布转基因菌株黑曲霉NZYM-FP产生的食品酶磷脂酶A1的安全性评估，该食品酶磷脂酶A1主要用于油脂脱胶。由于脱胶过程中的纯化步骤去除了残留的总有机固体，因此不需要估计饮食中的暴露量，也不存在毒性风险；其氨基酸序列也没有与已知的过敏原氨基酸序列匹配；尽管不能排除饮食接触引起的致敏性风险，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专家组认为这种食品酶在预期使用条件下不会引起安全问题。

5、澳新食品标准局拟批准1项转基因玉米用于食品【中国农业转基因管理】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7NmCE9GD_roCc44RmzZQ

内容：

澳新食品标准局于2020年5月20日发布通告称，拟批准1项转基因玉米DP23211用于食品。转基因玉米DP23211由陶氏公司研发，通过基因修饰以表达DvSSJ1双链RNA和IPD072Aa蛋白，具有抗虫和耐草铵膦的特性。澳新食品标准局预计于2021年2月中旬对这项转基因玉米完成全面审批。

6、新型除草剂麦草畏美国受挫，最大出口国中国为何继续生产？【人民食物主权】

链接：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2335
内容：

近年，由于配合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种子使用的除草剂已经越来越无法控制杂草，孟山都等转基因种子公司研发了新型转基因种子，它们可以抵抗麦草畏甚至多种除草剂的有效成分。2018年耐麦草畏大豆种植面积占据美国大豆总种植面积的40%，麦草畏也成为替代草甘膦的主要转基因种子配套除草剂。麦草畏具有非常强的挥发性和漂移性，能够对非目标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今年6月3日，美国联邦法庭宣布取缔Engenia（巴斯夫）、FeXapan（科迪华）和XtendiMax（拜耳）3款麦草畏的注册制剂。这意味着今后这三款产品无法在美国销售。
在我国，麦草畏主要以混剂剂型应于小麦、玉米等作物田。同时，我国每年出口麦草畏7000吨至8000吨，包括原药和制剂。美国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占到81.2%。随着抗麦草畏转基因种子的应用，我国企业也加大了麦草畏的生产量。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取缔了三种麦草畏注册制剂，但农药生产企业仍然没有放弃麦草畏的利润。他们看到先正达的麦草畏（Tavium）不在被禁之列，并以漂移问题并非无解的借口，继续生产麦草畏。我国麦草畏的产能约为11000吨，其中扬农化工拥有2.5万吨/年的产能，是全球最大的麦草畏供应商。

新闻背景

美国家庭农场联盟等机构2019年在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起诉EPA（美国环保署）及孟山都（麦草畏XtendiMax品牌制剂发明商），（诉讼编号No. 19-70115）要求撤销XtendiMax等品牌麦草畏制剂在美国的注册。

美国时间2020年6月3日，美国联邦法庭宣布取缔3款麦草畏的注册制剂：Engenia（巴斯夫）、FeXapan（科迪华）和XtendiMax（拜耳）。这三款制剂有效期原本由美国环保署（EPA）批准延期到2020年10月。这意味着今后这三款产品无法在美国销售。

2020年6月16日德国化工与制药巨头拜耳宣布，将终止正在美国扩建的一处生产麦草畏工厂的计划。拜耳宣称：停止投资建设新工厂与此次美国法院针对拜耳麦草畏制剂的宣判无关，主要是出于对当前麦草畏市场产能过剩，已不具备投资吸引力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据悉该项目已于2017年破土动工，已投入近10亿美元，完成了70%的建筑施工，原计划于2020年底前竣工、2021年投入。现在决定取消......

麦草畏简介

麦草畏（Dicamba），属于安息香酸系列除草剂，1961年在美国诞生，早于草甘膦，1963年在加拿大取得登记，1967年首次作为除草剂报道并取得美国登记，是一种具有选择性和内吸传导型苗后生长素类除草剂。

主要通过对激素的类似调节来控制敏感植物的生长，对阔叶杂草具有较高的选择杀草活性，用后一般24小时阔叶杂草即会出现畸形卷曲症状，15～20天死亡，药效时间长，用量少。其内吸作用强，对阔叶杂草有较高的杀草选择性，而持效期长，被广泛用于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作物田防除杂草。麦草畏在施入土壤后在内即被微生物分解，对环境无害。

麦草畏主要用于小麦、玉米等作物田，防除多种一年生、越年生和多年生阔叶杂草，如藜、苋、猪殃殃、牛繁缕、荠菜、问荆、蓼、猪毛菜、刺儿菜、田旋花、独行菜、鸭跖草、野大豆、大巢菜及鳢肠等。

麦草畏在我国则主要以混剂剂型应用。可与其他除草剂（如二甲四氯）混配使用，不仅可扩大杀草谱，而且可以减少用量，提高对麦苗的安全性。

麦草畏发展

我国每年麦草畏的出口量为7000吨至8000吨，包括原药和制剂。美国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占到81.2%；其次是阿根廷（比例达8.1%）。另外德国和澳大利亚也是重要的进口国。

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麦草畏进口国，用于转基因作物。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一匹被看好的黑马，用于继承草甘膦“打下的江山（抗麦草畏的转基因作物）”。

麦草畏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豆、棉花、玉米等耐麦草畏作物的推广带来麦草畏需求量的增长。从麦草畏的主要需求国家来看，麦草畏目前需求主要集中在美国，而孟山都（现已被拜耳收购）早已瞄准了巴西和阿根廷有巨大的空间。

2018年耐麦草畏大豆种植面积占据美国大豆总种植面积的40%，充分说明耐麦草畏大豆种子比传统的单一耐草甘膦大豆更具经济优势。国际农药巨头对转基因作物的大力推广以及大豆、棉花等更多新转基因品种的研发大大刺激了麦草畏的高速增长。

时间回溯到2012年。

为了解决杂草抗草甘膦问题，孟山都推出了耐麦草畏系列转基因种子，并得到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等管理部门的积极回应。据孟山都发布2017财年二季报(2016年12月-2017年2月)，公司营业收入达50.74亿美元，同比增长11.96%，净利润13.68亿美元，同比增长28.69%。其中2017财年前两季度(2016.9-2017.2)净利润13.97亿美元，同比增长达72.47%。公司业绩增长的动力分别来自玉米和大豆种子业务毛利润的强劲增长。

此前麦草畏主要用于禾本作物（麦草畏对禾本作物安全），如玉米和谷物田地中杂草的防除，同时在高粱、甘蔗、牧场和非农田作物上也都有使用。麦草畏作为除草剂面市以来，销售额增长较为缓慢，其全球销售额从2003年的1.6亿美元缓慢增长至2011年的2.1亿美元，增量仅为0.5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传统需求领域市场的平稳发展。2012年以后随着转基因作物推广，麦草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6年麦草畏全球销售额达到2.9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42.9%。随着孟山都抗草甘膦和麦草畏转基因大豆和棉花的推广，行业专家曾预测2020年麦草畏全球销售有望达到11万吨。

2017年国内最大的麦草畏生产厂家扬农化工加紧推进了拥有2万吨麦草畏生产能力的如东二期项目建设，各个证券公司也因看好麦草畏未来的市场表现对公司业绩的积极作用，纷纷做出了增持的评级。

麦草畏的问题

现实问题是：麦草畏的飘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与2017年310万英亩相比，已经有所好转；在一些州，例如密苏里州，与麦草畏有关的投诉减少了，在2017年激增至315例后，在2019年降至98例，这是因为麦草畏的供应商和美国政府都在努力解决麦草畏的飘移问题。

2016年，美国环保署（EPA）批准了孟山都、巴斯夫和杜邦的三款低挥发性麦草畏制剂在美国34个州的使用。然而2016年许多非大豆农作物遭到了破坏，当时有10个州报告，由于明显滥用了麦草畏，造成数十万英亩作物受损。2017年，在20多个州估计破坏了360万英亩的脱靶作物。2018年，根据密苏里大学植物科学教授凯文•布拉德利（Kevin Bradley）的数据，大约有38.3万英亩的大豆作物受到除草剂麦草畏的伤害。

然而2017-2018年产品的飘移问题始终未能得有效解决，并引发了美国家庭农场联盟、食品安全中心等机构的诉讼。据报道，仅2017年2018年两年时间，美国就已收到四千多份针对麦草畏飘移损害的投诉。

麦草畏具有高挥发性，所以极易出现飘移。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除草剂麦草畏的飘移会导致作物开花延迟、开花量减少，并降低蜜蜂的造访。这项研究由宾州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可持续农业协会的科学家完成，并在《环境毒理学和化学》杂志在线发表了研究结果。

一切都基于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导致麦草畏大量使用是麦草畏产生飘移药害的根本原因！

回顾转基因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是孟山都的农达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它于1996年开始使用。而这一大豆配套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其实在1974年已经问世。近年来，反对草甘膦的呼声越来越高，另外，草甘膦被发现会破坏土壤和昆虫，全球已有超过28个国家/地区禁用草甘膦。而草甘膦自身的致命弱点在于它会使杂草产生耐药性，进而引发“超级杂草”的出现。

麦草畏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是以取代草甘膦之姿出现的。麦草畏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草甘膦所催生的顽固藜草问题。但是，事实证明，麦草畏的技术是基于与草甘膦同样的逻辑，单一除草剂配合转基因作物的大量使用只会催生抗性杂草的快速选择。

麦草畏的现状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取缔了三种麦草畏注册制剂，但值得注意的是先正达的麦草畏（Tavium）不在被禁之列。Tavium是市场上首个麦草畏预混长效除草剂，与单剂相比，Tavium的作用点更广，杂草防除效果和时间更好。且在美国上市仅1年时间，尚未大规模推广，飘移问题还需观察。

而在我国，共有麦草畏生产企业39家，其中国外企业1家，国内企业38家(其中2013年以来新登记27家)。按照企业所在省份划分，江苏省19家，安徽省4家，浙江省、山东省各3家，湖南省2家，山西省、四川省、河北省、湖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江西省、河南省各1家。

麦草畏生产的门槛相对较高，不仅投资大，而且生产过程也比较危险，环境、安全压力很大，同时原材料还受到限制。因此扩大产能绝非易事。从世界范围内看，麦草畏的主要产能集中在少部分企业上，国外主要以巴斯夫为主，年产能可达8000吨。中国产能约为11000吨，主要麦草畏生产厂家为扬农化工、长青股份等，其中扬农化工拥有2.5万吨/年的麦草畏产能，是全球最大的麦草畏供应商。

以扬农化工为例，扬农化工2019年公司年报显示：2019年公司除草剂业务收入16.64亿元，同比下降37.89%，除草剂销量3.82万吨，同比减少31.04%。除草剂销售出现比较大的下滑，主要是大吨位品种麦草畏海外销售处于低谷，全年境外销售同比下降5.03%。浙商证券对于扬农化工的年报分析中提到，2019年扬农化工的麦草畏开工率只有60%。扬农化工2020年一季度报显示除草剂销售6.12亿元，同比下滑7.08%，麦草畏市场持续低迷，产品需求大幅下降。

随着美国转基因作物配套麦草畏的禁用，国内将会出现5000-6000吨麦草畏的产能过剩。

麦草畏未来

飘移问题并非麦草畏独有，也并非无解。草甘膦的飘移问题用了近10年才得以解决（1996-2006），而氟乐灵、地乐胺、二甲戊灵、乙丁烯氟灵等10多种易挥发的除草剂也有类似问题，并通过施药方式的调整、制剂或飘移控制剂的研发、抗性作物的推广种植等一系列手段予以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取缔三个麦草畏注册制剂后，先正达的Tavium成为美国4款主要麦草畏制剂中仅存的合法产品。这也意味着未来的1-2年，先正达的Tavium在美国市场的表现将受到业界重点关注。如果先正达Tavium能显著改善飘移问题，未来麦草畏复配大概率会成为美国市场主流，也不排除拜耳重启麦草畏新产品申请和工厂建设的可能性。一切都在等待时间给予答案。

同时我们也看到，据分析，本次法院判决结果对麦草畏的产品影响仅体现在美国销售的XtendiMax等三个品牌制剂，对其他品牌麦草畏制剂影响较小：

（1）麦草畏制剂分为常规使用（1960s开始商业化，已使用超50年）、转基因作物配套使用两大类。XtendiMax、Engenia、FeXapan三个品牌的麦草畏制剂均用于转基因作物配套使用。本次判定并不影响麦草畏除上述三个品牌外其他制剂的合法性，也不影响其他麦草畏制剂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正常销售和使用。

（2）XtendiMax品牌制剂本来于2020年10月到期，拜耳原计划重新申请2021年开始有效的制剂登记证。

（3）若拜耳按计划在巴西从2021年开始推耐麦草畏转基因大豆，也将增加麦草畏需求。

我们可以发现，本次禁用的只是作为转基因作物配套使用的XtendiMax、Engenia、FeXapan三个品牌的麦草畏制剂，而常规使用的麦草畏并没有被禁。但失去了转基因作物这一大块目的市场的麦草畏制剂犹如被西游记中被收去法宝的金角大王，再难以与草甘膦抗衡。

众所周知，每年的上半年是北半球农药原药销售旺季，今年麦草畏的销售已经接近尾声。而美国是世界上种植转基因作物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也是麦草畏原药销售重要的市场之一，也许各原药制造商目前的销售业绩并不能完全凸显美国取缔事件的客观影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2021年麦草畏的销售价格和销量都将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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